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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平第一次寫，也算是拼拼湊湊出來的吧，雖然借鑒了許多前輩們的文字，其中還是有自己的想法的。寫得不是特別好，就當拋個磚頭吧。







叮鈴鈴，下課鈴響了，肖艷、黃馨和杜伊三個長相甜美的女孩結伴從教學樓裡說笑著走了出來。



時下正是盛夏，艷陽高照，街上的美眉們都穿上了清涼的服裝，露出了大片的肌膚，三個女孩也是如此。



肖艷臉上笑顏如花，一笑起來就有兩個小酒窩，一副娃娃臉，一頭齊耳短髮。



上身穿著一件粉色吊帶衫，下著一條黑色牛仔小熱褲，緊窄的熱褲將小屁屁勒出一道讓人垂涎欲滴的溝來，連下身的那三角地帶也給勒得分外明顯，鼓鼓脹脹的，讓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，就像個饅頭似的。



嬌小的身軀下卻有著一雙圓潤筆直的大腿，穿著肉色絲襪，在陽光下一前一後地擺動，都要把人的眼給晃花了。



一雙小巧的淫腳上蹋著一雙露趾水晶高跟涼鞋，說不出的誘惑。



黃馨是三個女孩裡的大姐姐，也是一頭齊耳短髮，一副金絲眼鏡戴在挺直的鼻梁上，加上眼鏡後那一雙靈動的大眼睛，給人知性美女的感覺。



一件米色短袖小襯衫，緊緊地裹在身上，連文胸上的蕾絲花紋都能隱約看到，更不用說背後的文胸帶子了。



堅挺的胸脯吸引著男孩們的眼球。她下身也是穿著一條緊窄的牛仔小熱褲，同樣的貼身，連女人最神聖的那道縫都似乎能看出形狀來。



兩條同樣雪白圓潤的腿上，裹著黑色的過膝絲襪，那一截露在空氣外的白嫩，微微反射著誘惑的光澤。



小腳上一雙跟不高的血紅色高跟鞋，讓人忍不住想捧起小腳來觀賞一番。



杜伊是個長髮美女，一頭筆直的長發一直拖到臀溝上，大大的眼睛，一張瓜子臉。



上身一件黑色的露背緊身衣，背後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膚，1米60的身高卻有著不相稱的木瓜巨乳，一走起路來，胸口的兩團肥碩就會隨之擺動。



下身和肖艷黃馨一樣的一條小熱褲，穿著一雙灰色的絲襪和一雙水晶涼鞋，小腳頗有肉感，讓人想要把玩，五個小腳趾如同珍珠圓潤，整齊的排列著。



三個小妞正興高采烈的說著最近發生的殺人狂魔事件，黃馨是個正義感強的美女，義正言辭地說道：「這個殺人狂真是應該被抓起來槍斃掉，居然把那麼多少女給殺了吃了，而且還在現場丟下那麼多……」說著黃馨的一張小臉居然紅了起來。



這時杜伊來了興趣問道：「丟了什麼呀，能讓我們黃老師臉紅的東西，看來很羞人哦。」



肖艷這時候也來湊熱鬧：「是啊，阿黃說說看是什麼呀。」



黃馨被她們兩個吵得不耐煩，就說：「就是做那個的照片啦！」



三個女孩平時湊在一起也沒少看島國動作片，因此杜伊和肖艷立刻心領神會，但是嘴上卻不依的說：「做哪個的照片呀，黃馨妳不老實哦……」



黃馨的小臉更紅了：「就是做那個呀，妳們壞死了，不來了！」



肖艷撇撇嘴小聲嘟噥，「不就是最愛嘛，有什麼要緊的…… 」



「啊呀，妳要死了，周圍都是人呢，怎麼在這裡說這些啊，要是被人聽到了……」黃馨平時都是一副知性美女的樣子，自然要維護形象。



「別吵啦…」杜伊最是冷靜，這時候出來打圓場，「不過這下我們都要小心了，被吃掉的女孩裡有好幾個是我們學校的呢，說不定就是學校裡的哪個人下的手呢！」



肖豔的性格就像個孩子，聽見杜伊的話，忍不住打了個冷顫。



杜伊看她害怕，不忍再說，只好安慰道：「我看大概猜錯了，學校裡的男人都沒那麼大的膽子啦。」



聽見杜伊這麼說，肖艷才鬆了口氣，小手拍了拍小巧的胸部，不依地揮著粉拳敲打著杜伊，「都怪妳嚇我啦。」



三個女孩經過這一鬧，氣氛更加熱烈起來，不知不覺地走到了有些偏僻的小巷子裡面。



這時突然幾輛車堵住了小巷子，巨大的輪胎摩擦聲，驚嚇住了三個女孩，一群身穿黑衣墨鏡的壯漢下車堵住了她們。



「你們……想幹什麼！」黃馨這時發揮出大姐的氣勢來，沉聲問道。但是沒有得到任何回答，等來的只是那群黑衣人的突然逼近。



「不要……」三個女孩剛剛驚叫出聲，就有三雙大手將浸滿麻醉液的手帕摀住了她們的小嘴，三個女孩做著徒勞的掙扎，漸漸地，身體扭動的幅度越來越小，最終不動了……

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三個女孩終於有了知覺，如同睡了一個長覺一般醒了過來。



入目卻是一片黑暗，三個女孩立刻驚醒過來，自己被綁架了！



她們驚恐得差點尖叫起來，正在這時，燈卻亮了起來，一瞬間的強光閃得三個小美女頭暈眼花，沒再昏過去一次。



等她們適應了光強後，入眼的第一張臉卻讓她們的心沉了下去。



「操哥……」



操哥曾經追求過她們三個，本來憑著一張出眾的臉和平日裡良好的表現，是能夠抱得美人歸的，但是暗地裡知道他身份的人卻知道，操哥是臨海市龍頭老大的兒子，而且操哥本來想同時霸占這三個如花似玉的女孩，結果卻被三個女孩知道了，同時拒絕了他。於是操哥在追求不成，心存仇恨的情況下，開始了他的殺艷食美之途。



「哈哈哈哈，妳們三個臭婊子，想不到有今天吧！」操哥放聲狂笑，那雙眼中放出的紅光讓三個女孩害怕得瑟瑟發抖。



「最近吃了不少美肉，讓我胃口大好，本來也不想在學校裡大開吃戒的，可是不吃妳們三個，我就覺得不舒服，看著妳們這身皮肉，真是讓人垂涎欲滴呀……」



這時候三個女孩才有閒暇檢查自己身體，一看嚇了一跳，原來三個女孩身上早已清潔溜溜，只剩下各自的絲襪和淫腳上的鞋了。



三個女孩驚恐之下依偎得更緊了，尤其是黃馨和杜伊這兩個的奶子晃晃蕩蕩的貼在一起，粉嫩的乳頭之間相互摩擦，把操哥的眼珠子都看得快瞪出來了。



「好，太好了！」操哥轉身對著旁邊的廚師說：「馬上準備準備，今天晚上的大餐就是這三隻母狗了。」



那廚師一揮手，就有三個黑衣大漢，一人一個，像拖死狗一樣，把三個美女或者說三個母狗肉畜拖走了。



三個女孩一路上哭哭啼啼，卻無法掙脫，最後終於疲累，不再掙扎，任由三個黑衣人拖著了。



所幸地板很光滑，三隻肉畜被拖著光滑柔嫩的肌膚也沒有被劃傷。



一路來到屠宰場門口，一打開房門，一股血腥之氣就湧入三隻肉畜的秀鼻之中，使得她們一陣乾嘔。



只見廚房門內一片地獄景象，幾片白花花的肉正被鐵鉤勾著吊在空中晃蕩著，正是女人的半片身體。



腿和手已被砍掉，那鐵鉤正勾在半片女人身體的陰戶肉上，血腥的同時，卻讓三隻肉畜的身體有了股異樣的感覺，股間流出了一汪清泉，濡濕了地板。



那廚師正看到這一幕，撇撇嘴道，「果然是三隻母狗，還沒弄妳們，就自己有反應了。當初少爺要妳們，妳們不答應是妳們沒福氣。就妳們這樣的母狗，只有被吃的份！」



三隻母狗聽到廚師的話，雖然有心反駁，卻也無可奈何，只好怒目相向。



廚師也不介意，大概眼裡的這三隻母狗已經是實實在在的三塊肉了，哼了一聲就去準備工具了。



不大一會，廚師就已經準備好了，又來到了三隻母狗面前。



三隻母狗大概也知道自己大限將到，都不停地哆嗦起來。



這時候操哥也來到了屠宰場，他對著廚師說道：「待會準備這三塊肉前，我給她們做肉質活化處理。」



廚師立刻眉開眼笑：「少爺你來做肉質活化真是再適合不過了，真是便宜這三隻母狗了。」



操哥盯著三隻母狗看了一會，轉頭對廚師問道：「你看這三隻母狗怎麼處理比較合適？」



廚師在為操哥服務之前，也是有著特級大廚榮譽的頂級廚子，自然對於烹飪之道極有研究。



這時也認真地盯著三隻母狗看了一會，這邊摸摸那邊拍拍，三隻母狗受制於人，也不敢反抗，只能任由廚子羞辱著她們。



過了一會，廚師停了手，閉目片刻，睜眼說道：「這隻我看其脂肪適中，不如穿起來烤了。」



說完一指黃馨，黃馨被這一指，知道命運已定，臉色不由一暗。



廚師又指著杜伊說道：「這隻您看它奶子如此碩大，肯定會是一道極品美食，但是一旦奶子被取下，那麼就不能做全身菜了，不如就將它活宰了，身上各部分做幾道小菜吧。」



最後一指肖艷，「這隻母狗其肉質仍如嬰兒般嬌嫩，不如做個叫花雞如何，絕對鮮美。」



操哥聽完，也是閉目片刻，嘴裡嘖嘖有聲，良久才道：「果然妙極，你真是這世間的妙廚啊！」



廚師被主子誇獎，自然又是眉開眼笑，連眼睛都笑沒了。



做完最後的準備，廚子向操哥表示該開始了。



首先處理的是杜伊這隻大奶母狗，她被按在屠宰桌上，光潔的身軀不停扭動掙扎，嘴裡不停叫罵：「你這個惡魔！」



操哥自然不予理會，只是立馬解下褲帶，露出了一根偉岸的陽具，正以45度角度直指空中，顯然已經整裝待發。



操哥也不廢話，光著身體趴上了杜伊的嬌軀，幾下撫摸，杜伊敏感的身體已經顫抖不已，胯下那女人的神秘花園已經淅瀝瀝的下了場小雨，也不知道到底是花露呢，還是被嚇出來的尿了。



操哥自小鍛煉禦女絕技，自然有其不凡之處，杜伊只是一個處女，如何能敵，已然來了個小高潮。



操哥見時機已到，立刻提槍入洞，只聽「刺啦」一聲，杜伊的處女膜已然被破，操哥乘勝追擊，一槍到底，杜伊不由痛得叫喚起來。



雖然一開始很疼，但是隨著操哥的挺動，杜伊感到身體漸漸適應過來，卻起了絲絲快感，漸漸的快感越來越大，杜伊不滿足於身體被制，四肢無法動彈，小腰隨著操哥的抽插也挺動迎合起來。



幹了半個小時，只見杜伊如玉肌膚已經如玫瑰紅一般呈現淫欲之色，小腰的迎合也越來越快。



操哥再接再厲，插了幾百下之後，猛然挺動數下，槍槍到底，杜伊受不了刺激，終於小腰一挺，身軀如橋一般拱了起來。



操哥只覺胯下美穴之內有一股暖流從花心直湧而出，將整個陽具浸泡在其中，煞是好受，知道杜伊已經高潮，便抽出陽具，帶出波的一聲，如同打了一個水砲。



而杜伊仍然沉浸在人生第一次高潮帶來的如潮快感中，卻見那廚子，鬼魅般閃到杜伊嬌軀身前，手起刀落，兩隻肥大的奶子已然落在旁邊放著的盤子裡面。



只見前一刻還在杜伊胸前的碩大奶子，下一刻已在盤子中顫巍巍地擺著了，還如豆腐一般晃蕩了幾下。



而杜伊胸前已是只剩兩個血窟窿，血卻沒流出多少來。



杜伊只覺胸前一涼，緊接著一股劇痛便席捲而來，不由大聲慘叫起來，這叫聲如同母豬被宰時發出的嘶叫，把旁邊押著的黃馨和肖艷嚇得花容失色。



而廚子則絲毫沒有憐香惜玉的心思，舉著大刀，擦擦數下，杜伊的小腿和手肘就和身體分了家。



四肢沒了束縛的杜伊不由的掙扎得更劇烈了，只剩下了半截的四肢抬離了桌面，在空中舞動起來，血液如同紅雨一般四處拋灑。



只見廚子再次一刀揮下，一股血箭急噴而出，杜伊那有著精緻小臉的腦袋便和脖子分了家。



只見杜伊不甘的繼續掙扎著，似乎沒察覺到自己已經沒有了頭顱，四肢在空中抽搐了半天，才砰然攤在了屠宰桌上。



那斷掉的脖子中仍然有鮮血不斷流出來，只是已經小了許多。



而杜伊的下身則是一片狼藉，失禁的尿混合著淫水和處女血變成一團粘稠物，從桌邊滴落在地上。



杜伊從一個活生生的女人到徹底變為一塊肉，只用了幾秒時間，黃馨和肖艷從未見過如此可怕的場景，都已經嚇呆了。



廚子也不廢話，繼續他的操作，只見他換了把牛耳小刀，用刀從杜伊的會陰到隔膜切開一個口子，用刀貼著肥厚的陰唇前聯合插進去，向上用力一挑，把主要由軟骨形成的恥骨聯合挑開，再一刀上挑，便把杜伊雪白的肚子從陰部到胸骨剖成了兩半。



白色的皮、紅色的肌肉和黃色的脂肪向兩側翻開去，只聽「嘩啦」一聲，杜伊一肚子的下水便滑落在了屠宰桌上，廚子三下五除二便把不要的腸子摘了出來，然後將杜伊切成了各種肉類如肋排和里脊肉等留待烹煮。



處理完了杜伊，接著就是黃馨了，操哥一把將黃馨擒到了穿刺台上，親手將她捆綁固定好，一轉身來到黃馨背後，沒有任何前戲便挺槍入洞。



一會便將黃馨給姦得欲仙欲死，黃馨的仙人洞中，淫水如同白湯一般混著處女血滴落在地上。



不一會黃馨便進入了高潮，肉穴中一股清涼的淫水噴湧而出，把操哥的小腹打濕了一片，這隻母狗居然潮吹了！



只見一股兩股淫水直湧而出，一直噴了十幾股才停了下來。



操哥見黃馨已經高潮，便拔出屌子，從旁拿起一根粗粗的尖尖的穿刺棒來。



黃馨此時還在回味高潮的滋味，哪知自己已經離死不遠了，仍然在微微地顫抖著。



只見操哥平端穿刺棒，緩緩插入了黃馨的陰道之中，緩慢而堅定地推進著。



黃馨的陰道一碰觸到穿刺桿，一股冰涼之感頓時讓她清醒過來，知道自己將被如何處置的她不禁掙扎想要脫離，無奈身體被綁，無論如何都掙脫不開，只能等待最後時刻的到來。



不大一會，穿刺桿便頂到了黃馨的子宮頸，穿刺桿破開子宮頸，一路頂到子宮頂，最終破開了子宮來到腹腔裡面。



經過大腸，穿過胃部，黃馨只覺喉嚨處一腥，穿刺桿便頂開了她的牙齒和紅唇，從她的櫻桃小口中露出尖亮的頭來。



黃馨只覺整個身體都被穿透了，只能繞著這根桿子旋轉，陰道和穿刺桿壁的摩擦帶來的快感，讓她的身體緩緩蠕動著。



操哥看著被穿刺的母狗，感到非常有自豪感，不由讚許地點著頭。



然後廚子來到黃馨身前，提著那把牛耳小刀，依樣畫葫蘆地給她開膛破肚，又是嘩啦一聲，下水自動地落到了地上的桶中。



廚子提刀順著黃馨的胃向上摸到食管，一刀割斷，又順著直腸摸到肛門，將剩下的腸子割斷，這下黃馨的腹中空空如也了。



於是廚子將各種填料放入了黃馨肚中，然後將黃馨的肚子又縫合了起來，微微鼓起的腹部讓黃馨看起來就像一個臨產孕婦一般，操哥的眼睛又綠了起來。



廚子倒也利索，不管主子想再來一炮的願望，示意手下把黃馨抬走了。



操哥見黃馨被抬走，變把淫欲的目光投向了肖艷。



只見這個細皮嫩肉的小女生，已經被兩個姐姐的慘狀給嚇暈了過去，怎麼叫都叫不醒。



操哥也不介意，把肖艷倒提著拎到了一個巨大的砧板前，把她的頭枕在上面，身體則趴在砧板外面，讓她屁股撅起來，抹了一把肖艷被嚇暈時失禁的尿水在雞巴頭上，便挺槍幹了進去。



雖然肖艷被嚇暈了，但是身體本能的反應還是有的，不過一會，肖艷也被幹到高潮了，居然又是個會潮吹的母狗，玉液橫飛把地上弄得濕答答的，差點讓操哥摔了一跤。



放下被幹得嬌喘連連卻仍然不醒來的母狗，操哥從旁邊拿起一把砍頭大刀，來到肖艷旁邊，看著肖豔的絕美臉龐，操哥心中的仇恨驅使他舉起了那寒光閃閃的大刀，對準了肖豔的脖頸。



唰一聲，大刀如雷劈下，只聽嚓一聲，肖豔的小腦袋便像皮球一樣滾了開去，掉在地上，一股血箭從斷掉的脖子處噴灑而出。



只見她的頭顱上的眼睛慢慢睜開，就好像剛睡醒一般。



「咦？世界看起來怎麼有些顛倒過來……」



這是她最後的意識了，只見本來就如剛睡醒般朦朧的眼睛又慢慢閉合起來，頭顱的嘴角露出一絲微笑，就好像做了個甜美的夢，之前的驚嚇都消失了一半。



再看肖豔的嬌軀，只見頭顱飛出去的那一剎那，肖豔的身體也如同剛睡醒一般，拜託了安靜的狀態。



只見她跪坐起來，雙臂在斷掉的脖子處胡亂晃著，似乎想找到已經失去的頭顱，然後她像恍然大悟般，想從地上站立起來，只是失去頭顱的肉體又如何能維持平衡呢，剛站到一半，便歪倒在地，又嘗試了幾次，終於沒能再站起來，穿著肉色絲襪的雙腿在身後胡亂踢蹬著，劃著美妙的曲線，進行著最後的舞蹈，雙手十指一會伸直一會又握成拳頭。



胯間如同一汪清泉，淅淅瀝瀝的尿液和高潮的淫液流了一地，漸漸聚集了一個池塘。



看著展現驚人生命力的肉體，操哥終於將心中的惡氣吐了出來。



地上的肖艷在經過幾分鐘後，終於漸漸疲累了，她的露趾水晶涼鞋被踢掉了一隻，身上唯一的肉色絲襪也被地上的穢物濡濕了一片，貼在了她的腿上，最後她終於安靜下來，只剩大腿根部還時不時地抽出一下。



處理了三隻母狗了後，操哥出了屠宰場。



過了一兩個小時，烹飪好的食物陸續抬到了操哥的桌上。



只見黃馨的肉體已經被烤得油光發亮，令人食指大動，一根肉叉插在她的屁股之上不停顫動，可見肉質彈性。



然後用杜伊的大奶子做成的奶子湯包也上桌了，還有她的紅燒肋排，油炸里脊肉，孜然陰排等等。



肖豔的無頭軀體做成的叫花雞也被抬上了桌，只見她高撅著屁股，如同等待被幹一樣，從股間的花蕊間，濃稠的肉汁正在緩緩流下。



在桌子的另一邊，三個美人頭顱做成的裝飾品正一字排開，和操哥遙相對望著。



將三個美人一食而空的操哥倒了一杯紅酒，對著三個頭顱舉杯道：「Cheers！妳們終於永遠和我在一起了………」



而三個頭顱上正展露著她們生前從沒出現過的淫蕩笑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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